打破文学作品阅读“隔”局，增强学生情感体验

杭州市胜蓝实验    李洁斐
内容摘要：在目前文学作品的阅读教学中，由于缺少有意识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往往会有“隔”的感觉，阅读浮在作品的文字与语义上，缺少自主的情感体验，缺少对作者创作作品的生命活动的理解与呼应。笔者在接受美学相关

理论的指导下，实践中采用了“激情”“入情”“生情”三步教学，打破文学作品阅读“隔”局，增强学生情感体验，使得学生的阅读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让阅读成为涵养自身生命、创新超越文本的情感之旅。
关键词：“隔”局  期待视野  激情  入情  生情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教学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形：初中的学生已学习了至少六年的语文学科，接触了那么多的教材课文，让他（她）回忆最难忘的篇目，似乎学过的文章在脑海中荡然无存，没留下什么印象；学生被要求读了那么多推荐的课外书，还是不爱看书，没养成看书的习惯。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一直外在于学生而存在，没有融入学生的生活、生命中。这种现象借鉴我国学者王国维的说法，就是“隔”。 “‘隔与不隔’本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用来评价文学作品是否自然，能否使读者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品的意境的。”[1]本文所说的“隔”，则是指文学作品阅读中，学生与作品、作者无法进行心灵的对话，阅读中缺乏情感的倾注与体验，“使得主体(学生自我)、客体(文学作品)无法合二为一”[1]，文本得不到重新创造的状态。
 究其“隔”的原因，有很多：如学生缺少阅读的习惯，或者是以读图代替读文，读网络文章代替读经典作品，使得学生离文学作品的阅读从客观上从心理上都疏远了；如学生急功近利，将阅读理解为是为练习为应试服务，所以学生即便会做阅读题，了解哪些构思巧妙，哪些语言精彩，但阅读过程中却没有如获至宝的审美愉悦，也缺少生活中触动内心的场景、想说却表达不出的感受被作者妥帖地道出的那种心有戚戚的同感等。但就教学来说，很大程度是因为教师课堂教学方法不当，没有引导学生与文本进行深层次的对话，没有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来欣赏作品的教学模式，学生的体验环节太少，阅读浮在作品的文字与语义上，对作品进行文字与语义理解的成分过重，与作品思想、精神交流与契合的成分过少，缺少对作者创作作品的生命活动的理解与呼应。总而言之一句话，学生在学课文看课外书的过程中，没有或极少产生情感体验。
注重情感体验, 是《语文课程标准》关于阅读的基本要求。新的课程目标在各个学段都提出了体验情感的要求。到第四学段则提出综合性的要求，“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 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可见阅读要悟情、动情、用情。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着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具有一种能够召唤读者来进行阅读的结构机制。其中作品的未定点需要读者去确定，空白图式结构需要读者去填补。文本意义的产生，只有靠读者阅读的具体化才能实现。所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就是对文本的一种再创造，是文学作品实现其价值的必要过程。接受美学理论还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文本前，都存在着自己独特的阅读期待视野。期待视野主要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由读者文学解读经验所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对作品呈现方式、意义、结构等的预测和期望。这种视野包括两大形态：一是由读者以往的审美经验（读者对文学类型、体裁、风格、主题、结构、语言等因素的理论储备和审美经验）所构成的文学解读视野，也可以称作个人期待视野；二是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经验（读者对历史或现实社会人生的生活经验）所构成的文学解读视野，也可以称作公共期待视野。
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来观照当下的阅读教学，笔者认识到这样两点：一是读者（学生）对文本的阅读这个具体化的赋予作品完整意义的过程应该是个人化的过程（别人无法替代），也是一个创造性的阅读过程，学生的自主情感体验是阅读教学绕不过的重点；二是学生作为一个不成熟的读者，他们的阅读期待视野相对比较狭窄，与文本的召唤结构经常会出现部分的不一致或者完全的冲突，这会给学生带来阅读挫败感，需要作为专业者的教师来为学生的期待视界和文本间搭桥铺路，而学生则会在反复的受指导和阅读实践中重新建构自己新的阅读经验，拓展和形成新的阅读视野，获得更丰富的自主阅读经验和更强大的阅读能力。
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着眼于为学生搭建阅读通道，于反复锻炼中拓展学生的阅读的期待视野，摸索出了“激情——入情——生情”三步走的文学作品情感体验教学方法。
1.激情——你（作品）是你，我（学生）来亲近你。

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目的是拉近学生与作品的距离，让学生愿意亲近文本。学生对文本第一次阅读，会产生原初体验。原初体验是一种学生个性化的体验，是学生已有认知水平与文本的对话，这种原初体验弥足珍贵，它会让学生决定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作品，是否认真地来学这个作品。心理学研究表明：“初次印象会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而最初的阅读也是学生个性阅读的起点，起点的高低，需要教师慎重对待。笔者常采用的方法是：

（1）营造氛围，影响情绪。

氛围能影响学生的情绪，唤醒学生生命的原初本性，回归本真自我，真诚而从容地体验喜怒哀乐。教师可以借助契合文本的音乐、图片、视频等渲染氛围，给学生以直接的感官刺激、直观的感受。如《安塞腰鼓》的教学，一段气壮山河的安塞腰鼓的视频短片能激发起学生生命中潜藏着的活力和能量；而一段轻柔的钢琴曲能很轻易地安抚与平静学生躁动的心，让他们进入《济南的冬天》的温晴与美好中。

（2）转换角色，拉近距离。

学习经典美文，可以在初次朗读时，让学生将自己想象成是文章的作者，微笑地告诉假想的听众：“瞧，这是我写的文章，我读给大家听听！”然后进入富有感情地朗读状态。也许这时学生根本不知道文章写了什么内容，表达了什么主旨，该用什么情感读，但先入为主的自豪感是一种自我激励，它拉近了学生与作品的距离，消除了学生对文本的陌生感。教学中，也可以经常地引导学生转换成文本中的人物，从角色人物的角度来阅读文本。如教学《傅雷家书》时，笔者曾经经历过提问措辞的转变。最初是问学生：“你读了傅雷老先生的信后，觉得信中哪些语句最让你受感动？”这是将学生当成学生，也无意识地在提醒学生：“我们只不过在读别人的一封家书而已。”这时候，文本显然是独立于学生之外的阅读客体，两者的界限无疑是分明的，距离无疑是拉开的。后来，同样的问题改成了这么问：“如果你是傅聪，你收到父亲的这封来信，会觉得哪些话最让你感到安慰与感动？”虽然只是角色身份的简单转换，但学生对作品的心理距离却是大不一样了，读文章时学生自然会投入情感，将一个“我”放入到阅读体验中去。

2．入情——你（作品）是你，我（学生）却理解你。 

有了情感的激发，学生对文本的阅读蓄了情感之势，再进一步的便是引导学生细读文本，透过语言表达去体悟作者创作时投入作品的情感。用什么样的文字写，用什么样的言语表达形式写，作者是经过深思与选择的，他们总是选择最能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方式。[2]阅读就应该去弄明白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他们想传递什么思想与情感。

（1）涵泳文字，达成共鸣。

文字是情感的载体，言为心声，披文可入情。如在教学《我的叔叔于勒》一文时，很多时候学生会疏忽作者对小男孩若瑟夫的一句心理描写——“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这么一个特殊（看是重复累赘）的言语形式中透露出小男孩的真实情感。小男孩若瑟夫几乎是在内心喊出了这样的一连串称呼，这表明这个孩子在内心万分地认可这位贫穷的叔叔与自己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这一内心的呼喊，是对亲情的呼唤，对亲情的珍视，恰恰与他父母的冷漠无情形成了对比。也正是这样一些语句，作者莫泊桑借小男孩之心表达了他的情感与观点。有些语句不注意便会轻轻放过，仔细涵泳，却会觉得朴素无华之处恰是作者用心良苦之处、情感积淀之处。

文本中一些反复出现的语句、蕴含矛盾的词句、反语法常规使用的词句、反感情色彩使用的词句、反语体色彩使用的词句、反真实常规使用的语句，甚至一些很朴素很平淡的用语都是需要学生潜心品味的。
（2）给予空间，优游感悟。

要让学生有情感体验，就应该给予体验的空间与自由。在足够的自由中，学生才会有放松而真实的心态。如《羚羊木雕》一文的教学，听过的很多公开课都是指定几个学生扮演文中角色，每个角色在表演过程中，都要表达对孩子将珍贵的羚羊木雕送给好朋友一事的看法。这一环节的设置，是希望让学生感受到，每个角色因身份不同，对同一事件的理解都是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出发点的，生活中的矛盾也即由此产生。虽是给了学生自由，但是提供的空间狭小，只有一个角色，也就只有一种思想。笔者将此改成了让学生畅所欲言的环节。用“假如……，那么也许就……”的句式来表达对课文中两难问题的理解。学生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他就会选择最符合自己生活体验、最符合自己心理的角色来表达观点。

3．生情——你（作品）不是你，你已融进我（学生）的生命里。

入情还只停留在对作者情感的理解和趋同上。但文本永远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所有的阅读都不仅仅是探究作者的本意和情感，阅读无可避免的会带上阅读者个人的痕迹——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经历、心理喜好等。先是读者走近文本，但最终却是文本的含义、作者的认识被读者的已有经验所包容，融入读者的生命认知里。读者用自己的情感创新了文本，从此读者也将携它走过往后的生命历程。这个阶段，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深读文本，创新情感（生情），超越文本。

（1）顺势联想，映射自身生活。

作品中会有许多的场景、人物、事情与学生的真实生活相似，阅读中，教师应当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和生活背景看成重要的课程资源,鼓励学生联系个人的生活实践与直接经验,对文本进行解读,让他们说一说生活中的真实，来比较作品中再现和创造的真实，获得个人的独特感受或更多的理解。

如初中课文《散步》会让学生联想到自己与家人散步的情形，学生通过联系比较，就会发现文中一家人的散步并非如自己生活中的那般闲适轻松，那是因为家人们发生了意见分歧；而由文中的分歧学生又会联想到家人中就某件事情而产生的分歧，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学生会明白家人的分歧最终会用亲情来统一，每位家人在解决家庭分歧中都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作出一定的牺牲。有女学生提到她有个六岁的弟弟，很可爱很调皮，有一次让姐姐带他玩，但姐姐答应要等作业完成后陪他玩，结果弟弟淘气把姐姐的作业画得乱七八糟。女学生说：“我当时真恨不得打他，可是又觉得他小，不懂事，原谅了他。最后还是先陪着弟弟玩了一会，再把弄脏的作业重做了一遍……”我想这个学生不仅懂得了文本中体现的亲情的可贵和中年人敬老扶幼、承前启后的社会及家庭责任，更懂得了该如何更自觉地承担自己在社会与家庭中的责任。阅读的过程已经成为她“自我教育”的过程。
（2）剖析典型，挖掘普适意义。

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产生于久远的时代或异域的文化，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往往会因这种未知的久远，而停留在被时代被不同的文化所限制了的标签式的理解层面，千人一面。如《孔乙己》一文中对典型人物孔乙己的形象理解，就往往停留在他是一个受到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科举制度毒害和摧毁的可怜可悲可恨的读书人这样一个层面。
但是“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之所以典型，是因为他既是时代的（代表的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一个群体的特征），又是永恒的（代表所有时代人群中存在的某些共同的人性）。所以，在教学中，我会在探讨人物形象及人物命运的环节特别提醒学生试着去掉时代背景，用纯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孔乙己”这一形象，算是一种重读经典的尝试。学生们通过讨论，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缺少规划、对自己的行为缺少约束、对自己的生活缺少积极的态度，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被社会认同，渐渐丧失了自尊的边缘人的形象。相信这样的一个形象意义才是与学生的生活和经验贴近的、能被学生理解、并能唤起学生某些相似的生活认识的意义。
（3）想像补白，超越文本范囿。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模糊性，情节、形象等很多方面都会留白。引导学生通过想象补白就是学生与作者、作品交流情感，反刍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的很直接的一种方式。[3]而这想像又因为是基于学生在文本的理解中融入了对生活的感知，所以富有创造性，带有学生明显的个性。由想象而进入艺术佳境,这也正是文学作品阅读与欣赏的最佳途径。梁启超也说：“向来写情感的，多半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
如初中教材中的《望江南》一诗，诗中主人公是模糊的，很多情节也是模糊的，结尾也留有空白。一首怀人之作，意思很浅显，学生一读就懂。但要读深却也大有文章可做。让学生想像补白就是很好的办法。根据文本的语言风格，学生们一致觉得主人公应该是女子，而对“梳洗罢”这一简单的情节则有了不同的理解。有学生说是匆匆梳洗，因为女子着急到望江楼去等人，急切之时怎还有心打扮？而有学生却觉得一定是打扮得很细致很认真的，都说女为悦己者容，女子应该是抱着一种喜悦的心理精心打扮，只为在相逢时让最美的自己出现在爱人面前。不同的理解是基于学生们在生活中对待等待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可喜的是，不管哪种理解，学生都体会到了女子内心的期盼，而且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诗歌做了注解。

教材中可供学生发挥想像来理解的地方很多，如《望江南》中“过尽千帆皆不是”只是一句简单的记叙，但学生们通过想像转换为了非常真实具体的场景，描述不同，情感丰富；《惠子相梁》的故事在庄子有关“腐鼠”的故事讲完后就结束了，对惠子听故事后的反应的想象，让学生对名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读了《在山的那一边》诗句“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后，对登上山顶望到海、眼前豁然开朗的场景及心情的想像无疑让学生心潮澎湃，想像出的世界五彩缤纷，各不相同……
文章不是无情物，要汲取精神养分，阅读也当真情投入，真情流露。既要读进去，也要读出来；既要读得懂作者，也要读得到自己。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情感的血液在知识的肌体中欢腾跳跃的时候, 知识才会融入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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